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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清初南北汉官文化心态的差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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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海南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,海南 海口 571158) 

【摘 要】：明清鼎革之际,相当一部分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,成为清初政权运作中的重要力量。这部分汉

官在清初又分化为南北两大汉官群体。由于地域文化、人文传统的差异,清初南北汉官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心态,而

在他们诗文中则具体地体现为民族感情的差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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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幅员辽阔,地域宽广,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,各地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,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,不同

的地域文化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。简而言之,我国地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南北文化的差异:一般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地

区称为北方文化区,它主要包括燕赵地区、秦晋地区、齐鲁地区、中州地区;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为南方文化区,它主要包括

两淮地区、吴越地区、江西地区。 

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早已客观存在并为人们所注意。早在春秋时代,就已有所谓的“南风”“北风”之别。据《左传·襄公

十八年》记载:“晋人闻有楚师,师旷曰:‘不害。吾骤歌北风,又歌南风,南风不竞,多死声。楚必无功。’”[1]南方楚国的乐歌被

称为“南风”,北方的乐歌则被称为“北风”,虽然师旷没有具体指出两者艺术风格上的差异,与宏观视野中的文化概念也还有

相当大的距离,但是已有了明确的地域属性的意识。近人刘师培有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一文,把这种南北性格的差异归结为地理

环境的差异:“北方之地,土厚水深,民生其间,多尚实际;南方之地,水势浩洋,民生其际,多尚虚无。”[2]至明清之际,南北地域文

化的差异进一步彰显。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风起云涌,南方有“竟陵派”“公安派”“云间派”“虞山派”“娄东派”,北方

有“河朔派”“孟津派“等,无不彰显着浓郁的地域色彩。至清初,由于共同所遭遇的山河易主的大变局,南北地域文学的差异有

所淡化,但南北文人、包括入仕清廷的南北汉官群体文化心态却仍呈现巨大的差异。南方汉官群体以陈名夏、陈之遴为首,成员

包括龚鼎孳、曹溶、熊文举、周亮工(周亮工虽占籍河南开封,但生长于南京,晚年在南京生活,其思想与交游也多倾向南方文人,

故视为南人)、李元鼎等人。北方汉官群体以刘正宗为首,群体成员包括王崇简、白胤谦、李呈祥、梁清标、胡世安、高珩等人。 

这两个群体处于相同的时代,具有相同的政治身份——贰臣,也具有相同的文化身份——诗人,但他们的处世态度、人格气

质、创作追求却不尽相同。毋庸置疑,这两大群体的贰臣诗人的内部联系是比较紧密的,相近的地理环境、历史传统、文化背景

以及社会网络,使得他们内部不仅在政治上关系密切,同道相谋,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同气相求,颇多唱和,形成了所谓“南北各亲

其亲,各友其友”的局面,这中间固然有政治或利益的关系,但更多的还是“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的成分在里面。 

南北贰臣诗人虽都同居于北京外城,都喜吟诗论文、交游高会,但以刘正宗为代表的北方贰臣诗人群体与陈名夏为代表的南

方贰臣诗人群体之间的来往是很有限的,他们是“道不同不相与谋”。这个“道不同”主要表现为民族感情的差异,具体表现为

两点:一是对故国的感情差异;二是对故君的感情差异。章太炎曾对钱谦益与冯铨作过比较:“谦益与冯诠,其贰心一也,一思明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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忘明,则恶名归之于思明者。”(章太炎《訄书·别录甲》)。太炎先生的这番话,深刻指出了他们各自代表的南北汉官的思想倾

向,即南方汉官民族感较强,北方汉官民族感较弱,这种倾向在他们的诗作中也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,下面略举他们诗歌中的金陵

诗与扬州诗为证。 

一、对故国的感情差异——以金陵、扬州为例 

“金陵”在明代称为“南直隶”,这一称呼,表明了它在明代特殊的政治地位。而“金陵”在清初有着更复杂的意义,它在当

时的时代语境中包含了太多的内涵,其中既有政治的,也有文化的。金陵是明代全盛时期的象征,是明的开国之地,明太祖朱元璋

的陵寝孝陵就位于金陵钟山;此外,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,即金陵也是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之地,所谓明朝成败均在金陵。当崇祯吊

死煤山后,北京的明朝政权宣告灭亡,在南京陪都的官员拥立崇祯的堂兄朱由崧即位,国号为“弘光”。 

弘光在金陵即位之初,曾经一度给国人带来中兴的希望。钱谦益在《甲申端阳感怀》诗中就用充满欣喜的笔调写道:“喜见

陪京宫阙开,双悬日月照蓬莱。汉家光武天潢近,江左夷吾命世才。地自龙兴留胜概,人乘虎变勒云台。王师指日枭凶逆,露布高

标慰九垓。”但遗憾的是,由于君昏臣暗,这个政权仅仅存在一年就被清军消灭了,成了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。弘光朝的灭亡,金

陵的陷落,不仅象征着南明王朝的灭亡,相对于落后异族的统治而言,它还标志着中原文化的沦丧与士人精神支柱的彻底毁灭,标

志着被驱除的鞑虏重新又占有中华,它严重打击了人们复明的信心。因此,在明清易代这个特殊的语境之中,金陵已非一个只具表

层意义的城市名字。在具有故国情怀的士人那里,金陵每每让他们想到当日的繁荣昌盛与今日国破家亡,所以,他们来到金陵都有

兴亡沧桑之叹。金陵已被升华成为一种情感色彩极浓的人文理想,甚至赋予生命的意义,已成为故国之痛的一个精神符号和象征。 

清初之际文人在金陵的游观玩赏,亦与他地不同,他们很容易和政治兴亡联系起来,并且通过对金陵往事的追忆,对遗迹的凭

吊,以寄寓亡国的哀思;尤其是出身南方的贰臣诗人,他们到此多感慨万端,提笔赋诗,大都有一层凄楚在字里行间。南方贰臣诗人

中以金陵诗著名的是龚鼎孳,他的《上巳将过金陵》诗在当时就被广为传诵。其诗如下: 

倚槛春愁玉树飘,空江铁锁野烟消。 

兴怀何限兰亭感,流水青山送六朝。 

诗中用典是龚鼎孳的强项,在这首短短的七绝中,他居然用了 3个与金陵有关的典故,其中蕴含着作者复杂的感情。“上巳”

即是阴历三月上旬的第 1个巳日(魏晋后固定为三月初三),旧俗此日在水边洗涤污垢,祭祀祖先。此诗第 1句用的是陈后主之典。

陈后主建都金陵,溺于声色,曾作舞曲《玉树后庭花》,辞曰:“玉树后庭花,花开不复久。”后国破,时人以为谶语,实指弘光君臣

的荒淫享乐而致亡国。第 2 句用的是西晋灭吴之典。据《晋书·王濬传》记载,晋太康元年正月,晋武帝司马炎命大将王濬率水

师伐吴。吴帝孙皓令将士用铁链横锁江面,以阻拦晋军船只。王濬用火炬烧毁了铁锁,一举攻克金陵遂灭吴;这里实指清军渡江,

金陵沦陷之事。第 3句用的是王羲之与好友孙绰、谢安等人于兰亭雅集之事。其中“兰亭感”一句尤为值得玩味。最后一句“流

水青山送六朝”。流水青山依旧,岁月送走了曾在金陵建都的6个王朝,也送走了南明的小朝廷,此句话是明伤六朝,暗伤南明。 

龚鼎孳的这首诗写于他被派往广东宣诏返回京师的途中,其时作者因在执法中偏袒汉人而触怒满清权贵,遭贬官八级,故此

时他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。龚鼎孳过金陵,想到的事情可能很多,一句“兰亭感”道出作者无限复杂的情怀。“兰亭感”中蕴藏

着的不仅是情事、雅集事,还有国事!在这里,他和倾心已久的名妓顾媚订情;在这里,他与当日复社友人谈酒论文,而今金陵如旧,

人事全非。明清易代后,当日的复社好友阎尔梅等成为抗清志士,好友余怀以选择遗民终生,昔日的欢会已风消云散,今日的自己

已成为大节有亏的贰臣。想到此,怎不百感丛生呢! 

如果说这一首诗的家国身世之感写得还较为含蓄朦胧,是“才子语”(王士祯语),那么,龚鼎孳在其另一组诗《长干秋兴》则

把这种亡国之恨表达得较为直露。其序中云:“是日,同友沂出南郊,坐雨花台,慨然有感。”那么,这种感觉是什么呢?接着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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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作了回答:“诸君南渡日,醉梦已封侯。”诗中感叹的是南明君臣的耽于享乐,导致亡国,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的心情已昭然

若揭。 

南方贰臣诗人到金陵大多有诗,诗中又多表现对南明亡国的叹惋及对弘光君臣误国的谴责。熊文举《金陵怀古》其一:“燕

云万色忆凄其,尚是君臣宴乐时。淮水不闻嘶战马,石城先已树降旗。潮回野岸家何在,人去空江事可悲。正是枫林凋落叶,栖鸦

宁有上林枝。”[1]南明君臣,拥有江南沃野千里,军队近百万,但弘光小朝廷的醉生梦死,连划江而治的南宋都比不上,如今国破家

亡,连上林苑的鸦鹊都没有栖息之处了,是何等令人沉痛啊!熊文举又有《冬日过金陵有感》:“如此江山倍怆神,风光一隙堕泥尘。

不闻尝胆求佳士,唯见倾心近佞臣。万骑晓嘶无战壁,孤帆宵度有俘臣。空留故垒寒芦在,明月萧萧一问津。”[2]此诗指责弘光重

用马士英、阮大铖等奸臣,导致南明政权的土崩瓦解。龚鼎孳在《纪伯紫金陵故宫诗跋》一语中更是直接点出马士英的名字:“钟

山一老,徘徊吟眺,麦秀之感,苞桑之惕,凛乎有余恫焉!其曰自贵阳相……痛哉!小人之祸人国也,岂待铁锁沉江、三阁飞灰之日

乎?”[3]“贵阳相”就是马士英,真是古来小人祸人之国,莫过于马氏。 

曹溶也有《金陵怀古》系列诗作,大意不出龚、熊等人。由此可见,龚鼎孳、熊文举等南方贰臣诗人,虽仕清廷,实愤明事。

“金陵”之所以成为当时南方贰臣诗人及遗民诗人笔下常出现的意象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亡国前后南京城市繁荣与衰败的强烈

反差。遗民蒋超的《金陵旧院》一诗在当时之所以颇负盛名,就是如实地描述了这种反差:“锦袖歌残翠黛尘,楼台塌尽曲池湮。

荒园一种瓢儿菜,独占秦淮旧院春。”此诗说尽了南京在明清易代后的荒芜萧条。经过清初战乱,南京人口骤减,又经过满洲八旗

铁骑的践踏,南京受到极大破坏,城市文明经受着侵略与掠夺。此外,针对亡国后衣冠尽改、礼乐尽丧的文化荒凉,不止是遗民们,

就是一些贰臣在心头也常常涌起对故国文化深切的依恋和怀念,金陵沧海桑田的变化在他们心头留下永难磨灭的创伤;借助金陵

故实与场景表达黍离麦秀之感的作品,在南方贰臣诗人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。 

梁清标也曾多次游历南京,写有多首诗作,但都是单纯的模山范水之作,无丝毫家国感触在里面。让我们看一下他游钟山后所

写《孝陵林下偶成次沚亭相国韵》诗 4首: 

帐外粼粼碧涧流,孤峰斜日照山楼。 

征尘暂息翻忘暑,万壑风来六月秋。 

当风布席晚霞天,坐久中林望夕烟。 

初月一钩生木末,星河影落酒樽前。 

连冈张幄傍林居,好鸟相呼欹枕余。 

扰扰古今真梦幻,临风欲废一编书。 

轻阴深树日从容,无事高眠对远峰。 

谷口朝来多紫气,苍茫遥指孝陵松。 

孝陵为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寝陵,对于故明翰林院庶吉士的梁清标来说,到这里应该多少是有些感慨的,但这4首诗却一概写

得风华清靡,无半点感情的激荡。梁氏笔下的孝陵只见流水潺潺,凉风习习,再加星河月落,紫气蒸腾,全是一片云里雾里,要不是

题目与后一句点明是在孝陵下所写,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的风景点。面对先朝开国皇帝的陵墓,居然无一丝故国沧桑之感,真是诗

中“无我”到极点了。梁清标还有描写金陵的若干首诗,大抵不出以上情致。李呈祥也曾数至金陵,集中有《十七日同苏竹浦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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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孺野季修兄弟登长干宝塔》《五日至金陵晤刘大祈同门感赋》等,都不出描山画水的范围。高珩在金陵留下的也多是此类诗作,

不是看花,就是观草。现举其一《忆白下竹》诗,可窥其金陵诗之全豹一斑:“傍寺临溪万玉繁,插天青凤羽翰尊。愿随蓟州分身

去,有竹人家遍叩门。”
[4]
看来白下之竹与其他地方的竹子也没什么两样,不像南方贰臣诗人,金陵(白下)的一草一木都能引起他

们的感触万千。与梁清标相似,金陵在高珩的心中也激不起什么特殊的情感,他眼中的金陵就是金陵,山河如旧,如他自言“常以

琴樽游物外,懒将冰炭到胸中”。有琴有酒万事足,管他沧海桑田的世事如何。 

在明清之际比较敏感的城市除金陵外,还有扬州。顺治二年乙酉(1645 年),清军为惩罚扬州军民的拼死抵抗,在攻陷扬州城后,

纵兵抢劫,屠城十日,约 80万人惨遭杀害,史称“扬州十日”。这使扬州城遭到了致命打击,残砖破瓦,几无孓遗,昔日的繁荣顷刻

尽失。屠城留下的痕迹,足以让每一个身临扬州的人,尤其是汉人痛心疾首。而高珩集中过扬州所写之诗,与对金陵的态度一样,

都没有任何的沧桑色彩,不过相比金陵看竹,倒是历史色彩略为丰富。如《扬州》诗:“殿脚垂杨夹岸裁,杨家天子旧多才。墓田

合傍山肖好,直入雷塘特地来。”高珩过扬州没有想到“扬州十日”,没有想到史可法,而想到的是“多才”的杨广,虽说现实感

不强,毕竟倒是多了些历史内涵;下面的这首《初春扬州》则完全是披风抹月:“风雨南塘暗,垂杨绿未匀。轻帆兰渚路,微雨杏花

春。青眼逢人笑,苍头贳酒频。乞桨元有地,莫讶叩门人。”在明清易代之际,扬州所遭受的惨痛经历在高珩诗中看不到半点踪影,

充盈其中的只有风花雪月。 

李呈祥在过扬州时也写有《泊广陵》:“宵发高邮城,广陵日及午。出墙有杏花,夹岸多芳杜。寺宇围松杉,楼船震箫鼓。扼

江一都会,渚海众商贾。岁月人事新,隍池地形古。舟行此暂停,安知非吾土。”[5]高李之诗都把扬州写成清平胜地,用骀荡的春色

掩盖了墓园和战痕,摆脱了惆怅的情调,描绘了一个赏心悦目的烟花扬州;将易代之际扬州血与火的往事消弭在自然景色之中,尤

其是李呈祥“岁月人事新“更是没有一点故国之感,而是感到日新月异的欣喜。再看龚鼎孳过扬州所作的《广陵感旧》:“怀乡

王粲几登楼,目断长河天外流。故国未归空有梦,深宫谁信竟无愁。将军自换麒麟阁,丞相能操舴艋舟。到日竹西歌吹改,烟花不

分说扬州。”[6]其迷茫、其惆怅,略加比较,我们就能读出其中的情感差异。 

总之,北方贰臣诗人在金陵、扬州等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地方驻留,都少有兴亡沧桑之感。所写的诗歌几乎都是单纯的山水之

作,不知是他们有意避免流露此种感情,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故国,或者说家国鼎革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,人事都能淡然应

对,更别说山水自然了。 

二、对故君的感情差异——以对崇祯的感情差异为例 

南方贰臣除了具有浓厚的“故国情结”外,还有强烈的“故君情结”,即都对故君崇祯表现出深切的怀念之情。“故君”作

为与新朝对立的意象和传统文化的载体,对故君的追思与怀念既表现了贰臣对失路之行为的深切忏悔,也表现了贰臣诗人与遗民

共同的故国之思。因为在封建社会,君即是国。遗民思故国、故君自是情理中事,而贰臣思故国尚可,思故君并且明确地在诗文中

表现出来,不能不说是冒着一定政治风险,需要一定的勇气的。在历史上,末代皇帝被称为亡国之君,大都遭世人唾骂,唯有崇祯帝

是个例外,连李自成在《登极诏》中也说他“君非甚暗”。 

当时人们对崇祯帝之难守宗庙较多地持宽容和谅解态度,而对弘光朝则殊多愤怨。时人说起崇祯帝,大都抱一种同情的态度,

不乏赞誉之辞,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在反思明朝覆亡的原因时,当时大多数人,包括一些贰臣诗人都对先期殉

国的崇祯表现出了同情与怀念,甚至不无溢美。熊文举《杂诗》可视为时人对崇祯的一种典型态度:“频开宣室召真儒,夜半披霜

答谏书。十七年来辛苦尽,临春结绮等丘墟。”诗中把崇祯写成了爱才重士的汉文帝,又勤于政事,所谓“十七年来辛苦尽”,对

崇祯充满了赞美之情。但事实上崇祯刚愎自用,自作英明,委过臣下,待大臣非常刻薄,一朝用了 50 相,但是他一死遮百丑。这其

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殉国的壮烈行为,体现了君主的尊严和荣誉,在某种意义上说,有示范天下的意义。 

3月19日是崇祯的忌日,这一天对遗民诗人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,对南方贰臣诗人来说也是铭心刻骨的一天,他们泣血锥心的

程度并不逊于遗民诗人,并且比起遗民自由自在的在野身份,南方贰臣诗人作为新朝高官,处于复杂、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,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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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情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。如龚鼎孳《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怀》就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: 

残生犹得见花光,回首啼鹃血万行。 

龙去苍梧仙驭杳,莺过堤柳暮云黄。 

寝园麦饭虚寒食,风雨雕弓泣尚方。 

愁绝茂陵春草碧,罪臣赋已罢长杨。 

“乙酉”为顺治二年(1645 年),距崇祯京破殉国之日为一周年。诗中龚用“鹃血”、“残生”、“愁绝”等一系列感情色彩

很强的词语表达了自己对崇祯的怀念。虽然崇祯驭臣严苛,龚鼎孳在李自成入京之时因言事得罪还被关在狱中,但龚鼎孳对故君

还是毫无怨恨,充满真挚的思念之情与锥心涕血的深恸。李雯有曾和作《十九日集孝升斋和其原韵时同赋者朱邃初胡孝绪》:“残

春回首见明光,饮泣东风又数行。国恨如新芳草碧,故人怀旧夕阳黄。花通鹤禁愁千绪,日冷松门天一方。谁抱衣冠游月窟,殷勤

宫监说先皇。”[7]可见,在座的南方贰臣诗人有着共同的故君情感。 

被崇祯帝逐出京城,宣布永不叙用的陈之遴,竟也在其组诗《燕京杂诗》中对故君崇祯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赞美:“烈皇亦是

英明后,辛苦兴邦反丧邦。南渡有臣曾死诤,西征无将不生降。鹊枝血洒春宫六,龙驭魂归夜阙双。差幸孝陵弓剑地,寇氛犹自限

长江。”
[8]
陈之遴的儿女亲家吴伟业对崇祯的感情更深了,明亡后他曾参加了太仓遗民私祭思宗的仪式,这在当时是要冒一定风险

的,吴梅村在祭奠仪式上写有《新蒲绿》两首,感情极其沉痛: 

白发禅僧到讲堂,衲衣锡杖拜先皇。 

半杯松叶长陵饭,一柱沉香寝庙香。 

有恨山川空岁改,无情莺燕又春忙。 

欲知遗老伤心事,月下钟楼照万方。 

甲申龙去可悲哉,几度春风长绿苔。 

扰扰十年陵谷变,寥寥七日道场开。 

剖肝义士沉沧海,尝胆王孙葬劫灰。 

谁助老僧清夜哭,只应猿鹤与同哀。 

吴梅村参加的这次故明遗民私祭思宗的仪式,是在顺治十年崇祯忌日,10 年过去了,吴梅村心中的故君之思并未随着时间的

流逝而淡薄。 

北方贰臣诗人中,只有王崇简在顺治二年乙酉写有《三月十九日哭先皇帝》3首[9],王崇简在北方贰臣诗人中算是对故国故君

较有情义之人,但要说明的是,他写此诗时尚未出仕清廷。王崇简是在顺治三年仕清的,此时还是平民,不需要担当什么风险,而龚

鼎孳等人则已身仕清廷了,言行都处于统治者的视线之内,更要担当风险。两相比较,份量轻重可以想见。北方贰臣诗人,无论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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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遭际如何,作品中都很少流露出对旧国旧君的依恋怀念之情,相反他们对新朝新君却是赤诚一片。对新朝,他们有生得逢时之感;

对新君,他们有鱼水遇合之情。因此他们的诗中虽然也有身世穷达之叹、年命流逝之悲,但在政治上与新朝的相处还是较为融洽

的。如刘正宗《丙申生日二首》诗中所言:“十载长安陌,兹晨感兴同。萧疏添白发,淅沥领西风。宦久忘为客,年衰号为翁。难

辞儿女意,拼醉博颜红。”[10]一句“宦久忘为客”形象地点明了北方贰臣诗人对新朝的认同感。而李呈祥的《古意两首别梁玉立》

则代表了北方贰臣诗人对新朝的感恩心态:“落叶岂无蒂,浮云亦有根。人生感离别,动如飞鸟翻。秋风吹明月,摇摇千里魂。洒

泪向天地,深怀未抱恩。”[11]是明朝给了他们科名荣耀,但他们所怀有的却是对清未报之恩,字里行间全是对新朝的感遇,而没有

对前朝的丝毫眷恋,未免于人情说不过去。 

下面,我们看一下梁清标所写的悼念顺治的系列诗作,就知道他们对新君是如何的情深意重了。顺治驾崩后,梁清标正在当值,

闻讯即写有《辛丑元夕值先皇鼎湖之变斋宿署中》: 

衙斋日暮澹飞尘,此际乌号饮恨新。 

清吹不闻喧辇路,明灯相对泣孤臣。 

团囷自度疏宜月,寂历谁怜上苑春。 

犹忆去年酺赐夜,火山十里醉游人。 

听到顺治去世消息,梁清标描写自己立刻就失声痛哭,其对顺治感情不可谓不深。再看他的《晓起入朝即事》诗,更是写得饱

含哀情:“朝朝羸马哭先皇,一片鸦飞带晓霜。紫禁歌钟人寂寞,瞳眬日色满昭阳。”[12]这首诗写得更是悲切动人!梁清标在每天

上朝的路上,都不忘“哭先皇”,可见真正是人到“伤心处”了,并且还是骑着“羸马”,踏着秋霜,听着归鸦的叫声,真有马致远

的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的感觉。不过,这是“断肠人在朝廷”!只是惊诧于梁清标为何没有一篇诗文哭崇祯“先皇”呢?其《蕉林诗

集》洋洋洒洒十八卷,无一语提及先君崇祯,未免太不近人情了!好歹也做过明朝的臣子。顺治驾崩后,他自称是清孤臣,那明亡时,

他算什么呢?总之,凡是与先帝顺治有关的诗作,他总有“泪“字在里面。 

梁清标还有《恭听先皇遗诏》诗,都表现了对顺治驾崩的悲痛之情,对比明显的是钱谦益在顺治崩后也写有《二月初四日夜

宴述古堂酒罢》一诗,系为庆祝顺治死而作,其中有“而今建女无颜色,夺尽燕支插柰花”,其兴高采烈之语调几乎毫不掩饰。总

之,大多数北方贰臣诗人抑或忘了故国故君,或者从来就没有想起过故国故君,南方贰臣诗人却是人在新朝,而情系故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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